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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戰爭與政治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克勞塞維慈氏的名言，根據克氏的意見，戰爭

為政治的手段，用以貫澈政治目的之手段。前面說過，  國父是受著克氏學說的

影嚮的，但克氏是為戰爭而戰爭，卻不問政治目的的好壞，  國父卻是為革命而

戰爭，有著偉大的政治理想，這是  國父比克氏進步得多了。近代戰爭是要求政

治家要懂得軍事，軍事家要懂得政治，否則，便不能密切配合，尤以軍事是政治

的一部門，為政者非懂得戰略不可。  國父是一個政治家，也是一個軍專家，這

是他偉大的所在，也是我們的楷模。 

 

    內政與外交為政治的兩大形態，關係戰爭的勝敗所在。倘若內政與外交俱不

配合戰爭，甚至背道而馳，非導致戰爭失敗不可。在這裡，我且把國父關於戰爭

與政治的言論亦即戰時政治的言論，分為內政與外交兩方面來研究。 

 

 

 

 

 

戰爭所要求於內政， 要緊的是舉國團結一致。因為舉國上下及各黨各派團

結一致，才可以構成強大的力量，協助戰爭，支持戰爭。  國父說：「中國現在

時勢，在危險時代，如各自為謀，不以國家為前提，無論外人虎視耽耽，瓜分之

禍，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謀，而離心離德，亦難有成。是中國欲建鞏固之國

家，非萬眾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覦覬。」（「謀建設須掃除舊思

想」講詞）又說：「大敵當前，而內紛不息，事甚無謂，文已電同志，俾泯猜

慮，並求事實上之一致。……務嚴約束，勿復生釁，庶幾同心戮力，共伸天

討。」（「致岑春煊協力討袁電」）同樣在對外戰爭時，更要促成國內的團結一

致，能如是，方不致發生無謂的磨擦，以互相抵銷，更不會被人挑撥離間，以自

相分裂。  國父於民元目擊帝俄侵略我外蒙古，便發表錢幣革命通電，主張對俄

抗戰說：「故舉國一致，誓死靡他也。」這真是我門今日反共抗俄的箴言。 

 

    「足食」、「足兵」亦為戰時內政的要項，關於足食方面，留待下篇論述。

關於足兵方面，在反共抗俄的今日，亟應實行  國父向所主張的「徵兵制度」，

做到人人能戰，使臺灣成為一個現代「斯巴達」。 

 

    要之，不管為謀舉國一致，或足食足兵，在內政上首要樹立「萬能政府」

（見「民權主義」，為民主政治的核心），以為領導和推動戰爭。又戰爭所需要

全國人民的「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物出物」，更要有取得人民信仰

與擁戴的「萬能政府」。要之，戰時內政至為繁重，措施的適宜與否，往往足以

影響戰爭的勝敗，國家的興亡。所以一個戰時政府是不能充斥著無能之輩，貪污

之流的。其次，戰時政府是要實行集權的，人民的一切都要受其管制。（但在今

一、內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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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主時代，應有限度的）  國父說：「譬如次之世界大戰爭，凡參加此戰爭之

國，無論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

由，集會自由，皆剝奪之，並且飲食營業，皆歸政府支配，而舉國無有異議，且

獻其身命為國家作犧牲，以其目的在戰勝而圖存也。」（「孫文學說」第六章） 

 

 

 

     

外交與軍事本為「難兄難弟」，在戰爭未爆發之前，外交可代替軍事，戰爭

一經爆發之後，外交就要協助軍事。第一次歐戰方酣之際，南非斯末資將軍曾說

過:「這次戰爭不僅是單純的武力角逐，如果我們要把握住 後勝利，我們必須運

用外交，如運用其他國力一樣。當我們協約國達到滿意的和平時候，我們 高理

想的實現，不僅依賴軍事行動，還須憑藉外交利器。」戰時外交的重要性，於此

可見。在普法戰爭中，普之勝法，固勝於色當一役，亦由於俾士麥和英聯奧及對

俄調協，使法國陷於孤立，以協助軍事。在意大利統一戰爭中，意之勝英，雖勝

於蘇費立倭一役，亦由於加富爾運外交手段，聯法聯英，及對普親善，得以全力

對付奧國，這是兩大顯著的例證。 

 

    國父是一個大革命家，也是一個大外交家，彼在推翻滿清的革命戰爭中，奔

走海外，聯絡友邦，用能博得國際同情，取得國際援助。當在美國聽得武昌起義

的捷訊，本擬由太平洋潛行返國，親與革命之戰，繼念「吾黨盡力於革命事業

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更大也。」（「自傳」）遂起程赴

英，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停止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

取銷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歸國。此三事均得英政府允許，方取道法國東

歸。民國以來，於討賊各役中，亦莫不運用外交以佐之，藉孤奸賊之勢，並取得

國際間的援助。又如民十二在廣州收回關餘，以充北伐經費，北京使團竟令外艦

集中省河，百端恫嚇，  國父從容應付，據理力爭，卒達目的。民十三廣州滙豐

銀行買辦陳廉伯利用商團公然叛變，英領且為張目，致國民政府以哀的美敦書，

阻止政府戡亂，  國父乃向英政府提出抗議，卒使英艦不敢妄動，而英領亦因此

去職。還有民十二由於聯俄，亦促進了北伐初期的發展。 

 

    以上是  國父外交戰成功的事實。其次  國父欲本其外交知識經驗，著作

「外交政策」一書，雖未完成，而關於外交言論，散見於遺教中頗多。民族主義

第五講說：「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

用槍砲，他們用槍砲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祇要一張紙和一枝

筆，用一張紙和一枝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

中國雖然派了代表，所議關於中國之事，表面都說為中國謀利益，但是華盛頓散

會不久，各國報紙便有共管之說發生。此共管之說，以後必一日進步一日，各國

之處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不必要動陸

軍，要開兵船，祇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便可以亡中國。如果動陸軍

開兵船，還要十天或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國。至於用妥協的方法，祗要各國外

二、外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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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官，坐在一邊，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

法來亡中國，祇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

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

朝協商妥協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

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這是說軍事與外交同屬政治力的手段，而其「不戰

而屈」的外交手段，尤為可怕。和平統一化兵為工的講詞裡就革命戰爭的中外交

說：「革命的成功與否，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起來，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

交力幫助武力，好像左手幫助右手一樣。從前美國獨立，革英國的命，所以成功

的原因，一半固然由於本國武力的血戰，但一半可以說是由法國外交力的智助。

如果專靠武力，決是難於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廣西打過湖南、湖北、以

至建都南京，而終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外交失敗，沒有外交力的幫助

（致招英國戈登幫助滿清親自帶兵去打蘇州——浴日註），所以革命的成功與

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至於軍事的進展亦足以給予外交有利的影響。國

父自美洲致鄧澤如先生的信說：「經羊城一役之後，外交亦易入手。弟曾著人直

說美國政府，皆大表同情。今已使人往英，以說彼中權要，想必能得當。法國政

府，則向已有通情者也。如是吾黨今日可決英美法三國政府，必樂觀吾黨之成

事，則再舉之日，必無藉端干涉之舉，且必能力阻他國之干涉也。此又外交之

路，因羊城之影響而收效果者也。」 

 

    國父認為外交在對外關係上是很重要的，又認為一國對外應先用外交手段，

然後用戰爭手段，亦足見維護國際和平的精神。他說：「國家既不可以長從事於

戰爭，而對外國之關係則有日增無日減。于此關係日密之際，不能用戰爭以求達

其存在發達之目的，則必求其他之手段，所謂外交者由是而發生。凡國家之國策

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

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故國與國遇，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均為行其政策

所不可闕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時多戰爭手段之時少，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軌則，戰

爭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盡，無可如何之謂也。」這個

外交思潮，正淵源於孫子所說：「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

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於此我們要

注意的，不論在平時或戰時，為求外交的勝利，須以國內的一致團結為基礎。  

國父說：「夫欲求外交之勝利，必先謀內政之修明。今內部既分裂如是，何能得

國際之承認。……倘西南各省，一致擁戴軍政府，承認大元帥，則國內團結既

固，對外發言效力自強，斷不患外交團之否認，及交涉之不勝利也。」（「致貴

陽王文華、劉顯世電」）又說：「外交恃內政，內政要是好，外交簡直不成問

題。」（「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重任」講詞）又說：「內政不清，外交益

多荊棘。有謂外交運用得宜，則內政可徐圖改善者，此實未窺見外患之來，由於

內隙耳。」（「覆王廷論外交與內政關係函」）可見兩者的關係。 

 

    國父在外交上一向反對滿清時代李鴻章所採取的「以夷制夷」政策。（「中

國存亡問題」)他所釐定的民二國民黨政見宣言說：「外交微奧，有應事發生者，

未可預定，亦難說明。」卻很具體地提出兩個基本方針：一曰聯絡素日親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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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亦即「聯合世界上以平等侍我之民族，共同奮闘」）一曰維持列國對我素

持之主義。該宣言說：「惟外交方針，則可約略言之：一曰聯絡素日親厚與國：

今國於世界，孤立無助，實為險象。故必當聯絡素日親厚之與國，或締協約，或

結同盟，或一國，或數國，俱為當時之妙用。一曰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吾

國現勢，非致力對外之時，故宜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使之相承不變，而得

専心於內政之整理。」亦即前者為與利害相關的國家結成同盟，以取得經濟上及

軍事上的援助。後者為維持中立國家素日對我所採取的公平主義，如尊重我國領

土主權之完整，維護我國之反抗侵略運動等，使之相承不變。惟在反共抗俄的今

日，不祇要維持之，還要發展之，我們應利用外交來孤立敵人，增強自已，促進

戰爭的勝利。 

 

    其次，為使外交運用得宜，爭取外交戰的勝利：第一、要明瞭情況：民二國

民黨政見宣言說：「當吾國之積弱，非善用外交，不足以求存。然欲運用外交，

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盡其用。中國向來外交，無往而不失敗，蓋以不知國際

上相互之關係，一遇外人虛聲恫嚇，即惟有讓步之一法，是誠可傷心者也。」尤

以辦理戰時外交，更要洞識當時各國千變萬化的實情，及國際間複雜錯綜的利害

關係，因此必須建立健全的外交情報網，以求「知已知彼」，才能確立有效的對

策。 

 

    第二、要爭取自主：一國的外交，不宜媚外，亦不必畏外，不宜盲從人家，

亦不可附庸人家，一定要獨立自主，尤以戰時外交為然。正如  國父說：「操之

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中國存亡問題」）方能操縱自如，爭取勝利。

又說：「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彼不能保其自主之精神，何取乎有此國家

乎？……中國欲於此危疑之交，免滅亡之患，亦惟自存其獨立不屈之精神而

已。」（仝）又說：「吾國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後，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與得

失之所在，殊可嘆他。今後吾國之外交，對於海軍國，固當注重，然對於歐亞大

陸之俄德二國，更不能不特殊留意，不宜盲從他國，致為人利用也。」（「外交

上應取的態度」談話)又說：「中國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為外國人廢除不平等條

約，必須要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

個道理，殊不盡然。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舊條約，就要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

爭。如果大家決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 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

人便主張放鬆，從前的凱馬契約，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

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可以達到的。」（「國民會議

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講詞)其強調外交自主的精神可見。我國過去抗戰的外交，

即由於能夠發揚  國父這個遺教，獨立自主，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行中途妥協，

故能爭取 後的勝利。在今後反共抗俄的戰爭中，更應如此。 

  

    第三、要把握利害：國與國間的分合，係以利害為前提，其合由於利害的相

同，其分由於利害的衝突，絕不是感情道義所可維繫，必須有著利害關係，然後

才有感情道義可言，尤以戰時外交為然。英國人說：「英國無永久之友，亦無永

久之敵，只有英國之利益。」孫子說：「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饑，趨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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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利。」真是道破外交的真形。  國父在外交上向重信義和道德，但對現實的

外交則重視利害。他說：「夫兩國之聯盟，匪以其條約而有效者也，真正原因，

乃在其利害之共同。英國本無急切與德衝突之必要，業如前章所已言。此次交

戰，既不能摧抑 強國之目的，英國為保其存在，不得不棄所欲得之利益，以保

其所已得之利益，而德國苟以英國之助，得其所欲得之利益，即為利害共同，而

聯盟之事自生。譬諸意大利，本與法為近屬，且得法之助以立國。而一旦爭菲洲

北岸之地，與德英有共同利害，則加入三國同盟以敵法。及其戰土以後，利害與

奧衝突，而對法緩和，則又復活其同種之感情，與建國之舊恩。故知國際恩怨要

約。兩不可恃。同種云者，亦不過使利害易共同之一條件，其他感情上之事實，

隨時而變更，非可規律久遠之政策也。欲兩國之真正利害共同，必能有割捨之決

心。所謂協調者，各著眼於永久之計劃，於將來兩國發展所必須者以交讓行

之。……世人有疑此者，請視日俄，日俄以傾國之力相搏，事才十截，日俄之宣

戰，距樸資茅斯條約，不過八年有餘，日俄媾和之際，吾在東京，親見市民狂

熱，攻小村和議特使為賣國，以桂總理為無能。焚警舍，擊吏人，卒倒內閣，輿

論未聞有贊成和議者，曾幾何時，而人人以狂熱歡迎俄人之捷報。夫感情隨事而

逝，亦隨事而生，一國當時之外交，必決諸恆久之利害，決不能以暫時之感情判

之，以日俄之前事，可以判英德之將來矣。」（「中國存亡問題」）再說：「大

凡立國必須與利害相關之國，攜手進行，方能進步，利害不相關之國，縱彼欲與

我相親，但是不可以與之親近者。從前滿清政府……不知利害相關的道理，純是

遠交近攻之政策。……一經親俄，天山以西帕米爾高原一帶，已非我有，延至今

日，蒙古又將不見了，這就是利害不相關之國相親之害。……今日謀鞏固中華民

國，必須注重外交。」（「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講詞）所以我們在現實

的外交上，一定要透視和把握著彼此間的利害，依此而講求應付之方，自可迎刄

而解，尤以戰時外交為然。 

 

    後，近世以來，世界各國的善用外交者，莫如英德，英國在第一次歐戰

中，既把德國的盟友意大利拉過來，又把中立國的美利堅捲入漩渦，並肩作戰，

卒收戰勝之果。但在二次歐戰之初，因對俄外交的失敗，使德國得以大膽發動西

線之戰，而自己遂罹重大的損失。 

 

    德國在二次歐戰中，既聯意以制法，又聯俄以避免東西兩面作戰之苦，而得

集中力量解決西線各國，旋轉鋒攻俄，欲求速戰速決，但因赫斯飛英的失敗，遂

使攻俄之戰一敗再敗，至於亡國，於此，足見戰時外交運用的困難，但根本的原

因，實由他們外交政策的錯誤，弄至無法補救。今日我們反共抗俄，國際形勢雖

是對我日益有利，但我們還要善用外交，外交將給予我們無限的助力，外交將促

進我們戰爭的勝利。 

 

 


